
上期说到王进在史家庄收下史进为
徒，十八般武艺学得精熟。但是一身好武
艺却没有给史进带来好的结局，最终不
得不上二龙山，不得不上梁山，这也与他
遇到的两个老师有直接关系，更与他所
谓的忠义思想有关。

史进从小喜欢舞枪弄棒，在当时是不
务正业，据史太公介绍：“只爱刺枪使棒，母
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
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史进
在李忠等人的指教下，不仅学到了一点花
拳绣腿，也学到了一些江湖义气。

王进的到来是史进一生中第一个重要
转折点，史进正式拜王进为师，大半年里史
进十八般武艺一一学得精熟。看到自己的
本事多被史进掌握，王进感到欣慰，虽然报
国无门，自己的一身本事还可以靠史进传
续。王进归隐的想法在路上还在犹豫，看到
史进的表现后，王进不再犹豫，决意归隐。
王进不仅让史进从一名武学爱好者变成了
武学大师，更重要的是为史进指明了方向。

史进听说家门口的少华山上来了一
伙强人，便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
武装。所以当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
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时，史进毫不买账，出马便擒了陈达。
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
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
达同死，史进被他们的义气所震撼，激活
了史进大脑深处的义气，寻思道：“他们
这样义气，我如果拿他们解官请赏，岂不
叫天下好汉耻笑我不英雄？”从此礼尚往
来，和他们结成好友。在朱武等三人的引
导下，“义气”逐步占据了史进思想的主
流，史进为“义气”抛弃主流社会的一切，
正是一部《水浒》精神聚焦所在。

为救朱武三人性命，史进一把火烧了
自己的庄子。可即使到了有家不能回的境
地，他也断然拒绝朱武三人的落草要求，史
进道：“我是个清白好汉……你劝我落草，
再也休提。”想着找师父王进去，“也要讨个
出身，求半世快活”，此时义气二字还没有
使他完全背离多年受的忠君教育，他踏上
了寻师的道路。

没有找到师父，史进却遇到了鲁达，成
为他一生的第二个转折点。鲁达为救金翠
莲父女逃离虎口，三拳打死镇关西，逃亡江
湖，影响了史进的人生观。史进从此找到了
伸张正义的道德标准，不再相信国家的法
律，而是相信自己的拳头。当史进在赤松林
遇到已是和尚的鲁智深时，马上判断出他
是鲁提辖，二人同去伸张正义，合力杀死了
为非作歹的和尚崔道成、道士丘小乙。看到
自己所崇拜的鲁智深不能被官僚集团容
忍，史进报效国家的信念开始动摇，受鲁达
的影响，侠客义气思想占据主流，史进主动
回到少华山，实践自己的侠义道路，走向了
王进期望的反面。

一部《水浒》，只有两个侠士：一为鲁
达，二是史进。史进为救被华州贺太守强
夺为妾的玉娇枝，去华州府里行刺贺太
守陷入大牢。史进不愧是顶天立地的英
雄好汉，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像鲁智深
一样侠义满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
一个与己无关的弱者，单身去刺杀太守，
给自己上少华山伸张正义的行为增加了
亮点！史进这一刺，使他也像鲁智深一样
加入了侠客的行列！

行侠仗义的天微星史进，为别人，为义
气，不得不随同鲁智深上了梁山。他在梁山
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发扬自己的侠客道德标
准，如果说鲁智深反对招安是从秩序外发
挥自己的侠客作用，史进是拥护招安的，家
庭和王进的影响使史进倾向在封建秩序内
发挥自己的侠客作用。

招安以后，史进随大军南攻方腊，一
路披肝沥胆打到方腊大本营，于睦州昱
岭关死于小养由基庞万春之箭下，为国
捐躯。九泉下可以含笑见到史太公和师
父王进，史进找到了忠君报国和侠客义
气的结合点。

史进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每次
出场都光彩照人，与朱武三人结交，义气
感人；资助金氏父女，慷慨大方；助鲁智
深除恶，豪侠无比；东平府酷刑拷打，坚
强不屈；行剌贺太守而身陷牢狱，侠客情
怀。史进是梁山好汉群体中品质优秀、让
读者难忘的高大形象之一。

宁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是从1 9 3 9年初广泛展开的。
1939年1月，经过党组织的努
力，将地方武装朱景璜部改编
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
宁阳独立四营”，使宁阳有了
一支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同
年4月，在一一五师政委罗荣
桓的指导下，从部队抽调人员
组建了中共宁阳县临时工作
委员会，同时派部队进驻宁
阳，配合临时工委大力开辟抗
日根据地。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
根据山东的抗战形势，提出

“派兵去山东”的指示。中央军
委和八路军总部遂派八路军
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
荣桓率领由师部、直属队及六
八六团等组成的东进支队挺
进山东，于1939年3月中旬到
达泰西根据地。

为巩固和发展泰西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团结各界人士共
同抗日，加速创建泰西抗日根
据地，4月上旬，一一五师在肥城
县（今肥城市）孙伯村召开了泰
西地区军政联席会议。地方名
流张子明、宁阳独立营营长朱
景璜代表宁阳中西部，王君富
受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委
派，代表宁阳东部参加了会议。

会后，朱景璜又来到肥城
南栾村，向一一五师政治部汇
报宁阳的情况，政治部副主任
黄励接待他们并听取了汇报。
黄励对宁阳东部抗日武装的组
织发动工作非常满意，表示大
力支持宁阳中西部的抗日斗
争，“部队马上派人去宁阳”。

这时，宁阳县日伪势力强
大，活动猖獗，全县党的工作
基础比较薄弱，开展抗日活动
十分困难。为了打开宁阳抗日
斗争局面，1939年4月初，罗荣
桓等人经与泰西特委研究，决
定组建“中共宁阳县临时工作
委员会”，开辟宁阳抗日根据
地。同时派出一支代号为“汶
南支队”的部队，由陈明、吴兴
起带领到宁阳活动。

临时工委由山东纵队第
六支队的徐杰（女，宁阳县人）
任书记，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的
陈明、王立仁、葛燕章和宁阳
地方上的许国任委员。在当时
的形势下，由于临时工委不便
公开，故与“汶南支队”一起活
动，对外称“八路军一一五师
工作团”，陈明任团长。

陈明、吴兴起和徐杰率部
首先来到宁阳三区樊家营，部
队每天早晨都穿着整齐的灰色
军装，在樊家营村边大场里出
操练兵，教唱“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
去”等歌曲。部队的演唱宣传，
大大鼓舞了群众热情，一些爱
国青年纷纷到樊家营报名参加
抗日队伍。仅部队住在樊家营
的十几天里，就有大孔村、吕家
庄、杨家庄等村的10余名热血
青年报名参加了汶南支队。

半月之后，部队向东南方
向转移，最后到达六区的杏山
庄，把“临时工委”设在这里。
一一五师工作团开始主要活
动在杏山庄、樊家营、高桥、东
孙家滩、西孙家滩、乱石崖一
带。随后又派锄奸组长魏士
英、敌工组长葛燕章带一个短

枪班，在地方干部王君富等配
合下，到南驿、贤村、河洼、高
家店等铁路沿线村庄活动。

陈明首先在樊家营、乱石
崖等村亲自召开地主士绅、乡
村长座谈会。乱石崖村村长马
守俊思想进步，积极拥护共产
党的主张，会后，陈明亲自找马
守俊谈话，并发展他入党。同
时，徐杰在杏山庄也召开了座
谈会，并介绍该村村长入党。之
后，一一五师工作团又派出由
夏贤圣任组长、孙林和警卫员
小许为成员的三人小组，到三
区高桥村开展工作，建设地方
政权，动员青年参加抗日。他
们到高桥后，首先与高桥党支
部取得联系，召开活动分子会
议，建立高桥村人民政权。

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
大抗日影响，教育群众，一一
五师工作团每到一处，除召开
座谈会和秘密建党之外，还让

“战士剧团”搭台演戏，为群众
表演节目，使“抗日救亡、人人
有责”的爱国思想深入人心。

一一五师工作团建立后，
配合汶南支队、宁阳独立营，
先后在葛石店、告山等地痛击
日伪军，促进了宁阳抗日根据
地的建设和发展。

盘踞在葛石店的“王团”
投降日军后，横行霸道，无恶
不作。为了收编改造“王团”，
组织决定派八路军山东纵队
第六支队宣传科长边裕鲲到

“王团”做工作。临行前，泰西
地委书记董君毅（段君毅）、一
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
桓先后找边裕鲲谈话，并安排
六支队锄奸科长王仲范，通过

各种关系，将边裕鲲介绍到
“王团”。

虽几经努力，但该团仍拒
不接受改编。1939年4月中旬，汶
南支队决定消灭葛石店伪军。
根据部署，吴起兴率领汶南支
队两个连攻打东门，朱景璜带
领宁阳独立营攻打南门，张子
明率其队伍打西门，整个战斗
以汶南支队和宁阳独立营为
主。4月17日午夜，战斗打响。经
过2小时激战，全歼“王团”。此
战击毙伪军300人，俘伪副团长
王兰宝和伪参谋长及连长以下
107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粮食等。伪团长逃走。

一一五师工作团在宁阳
的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于
是日军加紧对宁阳抗日地区
的“扫荡”。4月下旬的一天晚
上，陈明把汶南支队和宁阳独
立营集中起来，做了战斗部
署。次日拂晓，日军出宁阳城
向东进行扫荡。预先部署在沿
途的各游击小组，在有效射程
内，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有计
划地向告山方向撤退。日军小
心翼翼，不敢大胆猛进，每遭
到一次射击，就用大炮机枪乱
打一阵，再搜索前进，龟行甚
慢。从宁阳城到告山仅12公里
路程，直至十二时才赶到告
山。当把敌人引到山上后，预
先埋伏在山上的汶南支队和
宁阳独立营居高临下，向敌人
猛烈射击。敌人向山顶发起多
次进攻，均被击退。至傍晚，敌
人怕夜晚被歼，仓促收兵，退
回宁阳城。此次战斗，击毙了
不少敌人，缴获武器弹药一
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周东升

罗荣桓指导创建宁阳抗日根据地
义气把史进

“送”上梁山

□孙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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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录

记忆中的刘乃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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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一摞书步下台阶
走出曲师图书馆的时候，迎
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
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
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
便是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
异，转头过去，只看到一个模
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
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
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
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
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
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
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
聆听过先生的教诲。那时，曲
师为我们教授先秦文学的老
师是张元勋，现代文学的是卜
召林、周海波，当代文学的是
李新宇和孟蒙，文学思潮史方
面则是魏绍馨……这些大师
级的先生都是曲园里的知名
人物，性格虽有所不同，但学
问均为人所称道。对于刘乃昌
先生，说实话，还真是只闻其
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刘乃昌先生接
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
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
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
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
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的行色
匆匆的一些陌生的老师。在
省城社科院的一位远房亲戚
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
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
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
文，自然就想到了刘乃昌先
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
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
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
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了，

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出来。
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
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
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
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
为限。我转身告别，温和的、
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
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
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
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
挂号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
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
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
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
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改动的
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
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
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不久，由于文学社要邀
请几位曲园里颇有学问的教
授举办讲座，自然又想到了
刘先生。张元勋先生在西联
教室讲过后，孟蒙先生在大
学生俱乐部做了一回报告，
再后来魏绍馨先生在图书馆
北楼搞了讲座……已经联系
好的刘乃昌先生还没有来得
及讲，忽然听说，他已调往山
东大学文学院，这让我心里
好久都感到有些怅然。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
山大文学院后，大概还有过两
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
文时，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
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
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
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
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
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
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
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

那份焦灼的心情，就如同和陌
生的迟来的女子约会一般。一
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
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
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
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
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
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
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
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
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

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
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
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
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
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
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
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
身患阿兹海默症，惟一的记
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
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
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
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
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
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
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
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
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
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
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
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
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
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
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
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
情，自当时时萦怀。

刘乃昌先生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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